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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见一幅旧画：一间茅屋，
一个老者手捧一个瓦罐，内插梅
花一枝，正要放到案上，题目：山
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
年。这才真是‘岁朝清供’！”这是
汪曾祺先生写的《岁朝清供》里
的结尾部分。

想来老先生见到的这幅旧
画应该属于《岁朝清供图》，它是
以“清供”入画的画作。“清供”又
称清玩，其发源于佛像前之插
花。而“岁朝清供”起源于唐代，

“岁朝”即一岁之始，指农历正月
初一。“清供”即指以仙花、瑞草、
嘉果、奇石、文玩、美器供于案
上。供天地日月，供神仙圣贤，更
供祖宗社稷——以祈福纳祥。

“清供”最早是以香花蔬果替代
祭祀之牛羊，而后发展成为包括
金石、书画、古器、盆景在内，一
切可供案头赏玩的文房雅物。

众所周知，书房在古代又称
书斋，是专门用作阅读、写字、清
修或工作的地方。在“以文为业，
以砚为田”的文人眼中，书房既
是他们追求仕途的起点，更是他
们逃避市侩，寻求自我的终点。
不管是一桌一椅一方几，一灯一
人一卷书；还是“红袖添香焙名
茶，雪夜闭门读禁书”；作为传统
文人心目中最后的港湾，书房中
必有文房清供。它可以是寻常的
花草、蔬果，也可以是一块山石，
一件古器，表达的却是主人的一
份心情，一种雅好。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清供”可以称得上古人
雅致生活的一种缩影。

到了明清时期，这一习俗变
得更加盛行，供品不仅美观，而
且富含特定的文化意义和吉祥
寓意，所供物品因其谐音或形
状，常用来寄托人们对新年的美
好祝愿。如佛手代表“多福多
寿”，石榴代表“多子多孙”，梅花
喜鹊寓意“喜上眉梢”，花瓶如意
寓意“平安如意”等等。其表现形
式多样，尤以绘画、诗歌等作品
为最佳。

明清以后，《岁朝清供图》在
书画领域十分盛行。画家们兼工
带写、点题诗文，使之成为图文
双美、气韵生动、含意丰富的文
人画种。代表性的就有陈洪绶、
李鱓、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
等。而文人画最大的特点是标榜

“士气”追求“逸品”，讲究笔墨情
趣凸显自身修养。他们以诗书入
画，在所绘的自然物象中寄托志
向、抒情表意。

如“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
桥就曾捡漏一幅元人李萌的《岁
朝图》，虽“破烂不堪”然果断买
下，重新装裱后悬于书斋，并题
句曰：“一瓶一瓶又一瓶，岁朝图
画笔如生。莫将片纸嫌残缺，三
百年来爱古情。”以彰显古风古
意。又如清沈俊的《岁朝清供图》
画的是柏结子，梅破蕊，茶瓶清
供，晓窗迎新，自题诗一首：“柏
子香中霁日妍，一瓶清供晓窗
前。玉梅破蕊先含笑，春色今年
胜旧年。”一派祥和富贵气息扑
面而来。还如现代画家郑师玄的
《岁朝图》题诗曰：“斗室春生气
自温，唐花瓶配水仙盆。莫将看
作寻常物，元日都从吉日论。”更
是阐述了“清供”的本来真意。

因为“清供”的“清”字，即清
雅不俗之物，也可表示“清心寡
欲”的心态。“供”，则表示恭敬供
奉，代表高洁无染的文人性格。
所以“清供图”的题材和画家们
的精神总能相互契合，成为他们
颐养性情的完美体验。

既然是养心“雅”物，难怪文
人画家们会一画再画。我印象最
深刻的是陈洪绶的《岁朝清供
图》，不但数量多，而且都画得冷
逸隽永、精美绝俗，今特撷取一
帧以窥全豹。是画为绢本竖条直
幅，作者于画面左侧勾勒一大铜
瓶，敞口宽肩，古拙可爱，布满绿
锈。瓶右侧背部放一精美的盥水
龙耳圆卮，中蓄清水半杯，配一
铜勺，当为铜瓶添水之用。描绘
最精彩的是插入铜瓶的花枝，梅
花、月季互相穿插，梅枝遒劲挺
立，月季亭亭旁逸，一“刚”一

“柔”，相映成趣。整幅作品造型
入微，设色秾丽，洵为其早年难
得一见之精品。

折一支春花，装一只梅瓶；持
一把如意，绘一幅“博古”。古人爱
摆“清供”，也爱画“清供”。他们的
这份雅致的生活美学和精致的生
活方式，让今天的我们受益匪浅。
其实说到底就是心境的升华——
心中有美，一切皆美！

毕雪锋
（文字是少年的风，中年的梦）

岁朝清供图

爷爷之上家族的情况，我知之甚
少，仅知晓爷爷的父亲，即我的太公，
名为良茂，这一信息源自每年清明时
节祭祖时，太公墓碑上的刻字。至于爷
爷这一代人，我亦所知有限，多数片段
皆是长辈们口耳相传所得。

爷爷名叫道吉，在青春年华之时，
便与几位同乡结伴，携带着年幼的弟
弟——我的小公志清，踏上了前往上
海继而转至杭州的征途，以制作烧饼
为生。这情景，宛如今日农村青年远赴
大都市，寻求生活的梦想。小公在杭州
安享了近九十年的光阴，据他所述，爷
爷身形魁梧，武艺高强，且烧饼手艺精
湛，为人重情重义，在杭州西湖边的泗
水坊一带，颇有名望。然而，解放初期，
爷爷因病痛缠身，返回了象坎西村的
故乡，在我出生前一两年，永远地离开
了这个世界。儿时的我，曾见过爷爷唯
一的照片，四方脸庞、魁梧身躯，确实
彰显着不凡的气度与风采。

爷爷极具远见，深知文化之重要。
临终前，他特意嘱托奶奶，无论家境如
何贫寒，也要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
因此，我的父亲与两位叔叔，均得到了
良好的教育。父亲曾就读于临海城内
的振华中学（现回浦中学），这为他赢
得了省城电力部门工作的机会，后又
转至宁波从事电工职业。即便回乡后，
他仍以盲打算盘，长于书法、讲书闻
名。二叔则毕业于区中学高中，后成为
一名教师；三叔在象坎读完初中。至于
三个姑姑们，大姑与二姑因厌学未曾
入学，小姑不仅容貌出众，天资亦高，
完成了初中的学业。

家族的境况，似乎在爷爷病重之
后，逐渐走了下坡路。爷爷回乡养病，
在外工作的父亲被精简下放，在家尽
心尽力地照顾爷爷，并协助奶奶操持

家务。这或许就是命运的安排，让我们
一家与杭州的缘分擦肩而过，也让后
人不得不面对农村生活的艰辛与挑
战。父亲有兄妹五人，家中的重担自然
而然地落在了奶奶柔弱的肩上。自我
记事起，便常见她老人家辛勤劳作于
田间地头，无论是耕种、收割、养猪还
是砍柴、挑粪，甚至是赶牛犁田、耙田
这些通常由男人承担的重活，她都做
得游刃有余。在我心目中，奶奶是全村
同辈女性中最勤劳、最坚强的一个。

然而，家族的苦难并非因辛劳而
结束。奶奶苦，父亲五个兄妹自然也
苦，最苦的要数我的父亲与小叔尧建。
小叔是三兄弟中最为高大、壮实的一
个，他能挑起三百多斤的重担，因此赢
得了“乌石岩”的绰号，象征着他如同
村前那座坚韧不拔的乌石岩一般，顶
天立地、不畏艰难。然而，长期的劳累
与艰辛最终还是击垮了他的身体，年
仅四十余岁时便因肝癌离世。

奶奶的骨子里，藏着几分封建思
想，偏爱亲上加亲的联姻。大姑远嫁至
二十里开外的小海门后，奶奶又张罗
小姑与同在小海门的表哥里业叔的婚
事。里业叔以撑长篷船为生，为人踏实
勤勉，但小姑受过教育，深知近亲联姻
之弊，内心抗拒，却又难以违背母命。
最终，她带着腹中的孩子，毅然跳入永
安溪的深潭，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奶奶对此深感内疚，常自责是自己害
了她。

二姑的婚事，同样是亲上加亲，但
情况却与小姑截然不同。我的姑婆嫁于
离家四五里地的仙居西郊村，其夫婿乃
黄埔军校毕业生，因厌恶战场杀戮，转
而投身上海银行业，后在宁波担任行长
之职。因膝下无子，便领养了一名叫时
忠的男孩，后过继给奶奶，吃奶奶的奶

水长大，按家族辈分，更名为尧荣。二姑
与尧荣年龄相仿，奶奶做主让二人结为
连理。尧荣既是我二姑的丈夫，又是我
的叔叔。他重情重义，勤劳能干，对二姑
疼爱有加，与我们家族关系极为亲密。
我家兄妹，以及堂弟堂妹们，都亲切地
称呼他为叔叔，而非姑丈。

我的父母，亦是上辈人情与义的
结晶。爷爷与外公自幼便是挚友，外公
朝正不堪忍受富人家的欺压，毅然决
然地背着外婆为他准备的干粮，踏破
了三双布鞋，远赴杭城投奔爷爷。在杭
州，他们携手并肩，起早贪黑地制作烧
饼为生，更义结金兰，誓为兄弟。为延
续这份深厚的情谊，他们约定若各自
第一个孩子均为男孩，则结为兄弟；若
均为女孩，则结为姐妹；若一儿一女，
则联姻结亲。而我的父母，正是这段约
定的见证与结果。

自我之后，四个弟妹相继出生，每
隔两年便添一丁，家中人口众多而劳
动力有限，工分收入微薄，每年都需向
生产队缴纳缺粮钱。为了养活这一大
家子，父亲除了参加队里的劳动外，还
常常上山砍柴、挖草药，在集市日去镇
上卖。他披星戴月地劳作，几乎没有半
日闲暇。我八周岁那年，踏入了小学的
校门，同时也成了所在第二生产队的
一员，节假日里，跟随大人们参加队里
的劳动。

迫于生活的贫困，除勤劳外，父亲
还有着强烈的“市场意识”。他偷偷摸
摸地在村里收购黄豆、花生、树木，然
后肩挑背扛，翻山越岭，前往台州府临
海贩卖。这项行为通常在深夜，沿着偏
僻小路行进，以避免遭遇政府“打击
办”的设卡检查。镇上“打击办”里，有
个外号“剥狗老金”的人，以其冷酷无
情令百姓闻风丧胆。父亲的黄豆、花

生、树木，时常在半路上被他拦截，遭
受打击，导致血本无归，让父母常常欲
哭无泪。

有一段时间，政策相对宽松，家里
除了饲养一两头“统购统销”的猪外，
还养起了一窝长毛兔和几只奶山羊。
兔毛和羊奶都有人上门收购，这也让
兄弟姐妹们多了割猪草、兔草和山上
放羊的活儿。

与爷爷一样，父亲知道读书的重
要。他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
怕”挂在嘴边，勉励我们认真读书。我
读书成绩好，兄妹几人，也均属上乘，
遗憾的是他们未能持之以恒。大弟完
成高中学业后，便返乡务农；大妹刚踏
入高中一年级，便与同乡几位姐妹一
同退学，转而编织草箩、贩卖“老虎膏”
谋生；小妹因受佛教徒老姨婆的影响，
小学三年级时便辍学。

现在想来，兄妹这几人或许是因
为家境贫寒，难以提供良好的学习条
件，希望早日步入社会，以减轻父母的
重担。同时，也是为了全力支持我的学
业。大妹精明能干，且擅长理财，多年
来，用自己赚来的钱资助我完成学业，
我上大学几年购买书籍、添置衣物等
费用，也多出自她手。

兄妹情深似海，常想着回报。工作
之初，我便将就读小学三年级的小弟，
从象坎学校带到我工作所在地的仙居
县城就读，以期他能接受更好的教育。
那时，我正在恋爱，幸运的是，爱人深
为理解，承担起小弟高中毕业前的学
习开销，以及生活料理重任。婚后，对
于其他兄妹所遇到的困难，她也总是
尽己所能伸出援手。她虽为兄嫂，但彼
此的关系却超越了血缘，胜似亲兄妹，
四个兄妹始终将她视为长姐般尊敬，
一直叫她为“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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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闻鲁迅文学院里藏着一座精致
的花园，春夏之际，园内绿意与繁花交
织，文学大师雕像点缀其中，仿若一场
视觉与心灵的盛宴。

而我踏入鲁迅文学院时，已届甲
辰龙年寒冬腊月。虽然季节转换，但我
依然希望遇见别样的景致。

腊月初七，我紧裹着厚实的羽绒
服，拖着沉重的行李箱，跨越三千里山
水，从浙东台州奔赴北京朝阳，寻至与
中国现代文学馆相依的鲁迅文学院已
近黄昏。鲁院主楼大堂里，那张嵌着国
画《报春图》的镂空红木屏风前，迎面
塑着一尊中国现代文学巨匠鲁迅的坐
像：先生一袭长衫，两腿交叠坐在石
上，双手搭在膝前，目光冷峻却透着坚
毅。我心底对鲁迅先生充满敬意，又因
先生赞誉过“台州式硬气”，添了几分
亲近之感。先生故里绍兴文化底蕴深
厚，且与台州相邻，自然而然成了我的
心灵栖息之所。

办好散文创作研修班报到手续，
我入住鲁院顶楼601室，旅途疲惫瞬间
被兴奋驱散。晚饭后，本想漫步花园，
无奈主楼外夜色深沉，仅有东大门路
灯洒下微光，只得按捺心思。

次日早晨，我拉开窗帘朝外眺望，

太阳正缓缓升起，柔和的晨光穿透薄
雾映亮对面的花园，高大茂密的树上
凝满了霜花，一只白猫在池塘的冰面
上来回奔跑，几只受惊的麻雀像利箭
似的掠过树梢，飞向远方，好一幅冬日
晨景图。我下楼进入花园，见一排排冬
青卫矛和金松依然苍翠，其余植物要
么叶子枯黄，要么一片光秃秃，更别奢
望开花了。想起离家前，自己在露台上
种养的几棵月季花仍在交替开放，老
桩朱砂梅、宫粉梅都已含苞，对比此间
萧索的场景颇感失落。

正怅惘间，恰好碰见一位保洁员
在清扫落叶，禁不住上前问她：“你好，
请问花园里还有盛开的花吗？”

“有。那边的蜡梅已经开花啦。”保
洁员朝东指了指。

我十分惊喜，循着小径往东探
寻，发现紧贴中国现代文学馆 B座后
墙是一片青翠的竹林，西北风刮得竹
叶沙沙作响，鸟雀在其间叽叽喳喳。
到了竹林东南方尽头，一丛高大的冬
青卫矛被修剪成圆球造型，像拦路的
程咬金，我侧身拐过一个转角，眼前
豁然开朗，竟然出现一棵与三味书屋
的蜡梅株型极为相似的“孪生姐妹”，
连高度和冠幅都差不多。这棵丛生蜡

梅树苍劲嶙峋的枝干向着苍穹舒展，
肆意又倔强地勾勒生命的张力；娇小
玲珑、金黄剔透的花朵缀满枝头，每
片花瓣边缘微卷，薄而坚韧，恰似将
阳光封存的蜜蜡，纹理间流淌着暖
芒；中心那一抹紫褐色的花蕊，犹如
冷艳美人莞尔一笑，不由得让人心头
一颤。我静下心来，闭上眼睛，踮起
脚，轻嗅蜡梅，初闻那芳香中带着几
分冰霜的清冷，再品顿感馥郁幽远，
浸润内心，回味悠长，宛若大自然在
寒冬里馈赠的一缕温柔慰藉。

蜡梅树下，是一尊鲁院倡导者、作
家丁玲的雕塑：短发军帽，戎装加身，
书卷在握，笑意盈盈，展现“昨日文小
姐，今日武将军”的飒爽之美。蜡梅似
乎懂她坚韧、孤傲的气度，惺惺相惜，
凌寒相伴，花期横跨寒冬至仲春，岁岁
为其守一方诗意暖境。

世人常赋予蜡梅独立、坚毅、忠
贞、高洁之意，于我而言，此间它满是
温婉雅致。学习间隙，我总是不由自主
地来到蜡梅树下，一边沐浴着阳光，一
边静品花香。有时候，我会碰见一只肥
硕的狸花猫，它慵懒地侧躺在蜡梅树
下晒太阳。有时候，同窗学友三三两两
地来到树下拍照，与我一起品赏梅韵，

畅聊创作，思维碰撞火花四溅。更多的
时候，我独自在树下回味老师授课中
的点睛之语，潜移默化。蜡梅浅笑嫣
然，暗香浮动，丁玲先生的雕塑流露出
欣慰的笑容，都像是一种无声的鼓舞，
使我源源不断汲取灵感的养分，仿佛
菩提树下打坐的僧人，总算有了几分
明悟。

一周研修转瞬即逝，临别鲁院，我
再次漫步花园的小径。适逢周末，陆陆
续续有家长带着孩子走进中国现代文
学馆，接受文学的熏陶和滋养，但孩子
们显然对鲁院的花园更感兴趣，有的用
石头狠砸池塘的冰面，有的追得狸花猫
快要虚脱，有的嚷着要折蜡梅花……恍
若百余年前百草园、三味书屋旧景重
现，时光交错之感顿生。

在赶往大兴国际机场的地铁里，
妻子发来微信说露台上的宫粉梅竟然
开出一枚花骨朵，居家赏梅的日子来
临了。我欣然回复，春节假期咱们带儿
子去一趟绍兴吧，到三味书屋赏蜡梅，
到沈园听越剧，到咸亨酒店喝黄酒、吃
茴香豆，坐乌篷船去兰亭……

离鲁院越来越远，但那棵蜡梅已
悄然植入我心间。往后岁月，文学常伴
芬芳，暖融素冬，濡润心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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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体重飙升，经同事经验分享，
改驾车上下班为步行通勤。单位离家30
分钟步程，这对我刚刚好。于是，日出日
落，朝出夕还，风里雨里，乐此不疲。

从单位出来就是一个十字路口，
车水马龙，川流不息。

那天下班后，等在红绿灯路口，站
在我身边的是一位老奶奶，手上提着一
个红色的塑料袋。当车行道的指示绿灯
一亮，老人立马迈出大步，那急穿马路
的样子着实把我吓了一跳。我一紧张，
一手拽住老奶奶的胳膊，说：“阿婆，现
在车行道绿灯，是给车走的。我们走路
要等对面人行道绿灯亮了才能过。”

刚想迈开脚步横穿而过的老奶
奶，转过头来，诧异地看我一眼。此刻，
刚刚还在她眼皮底下排成长队等候的
车辆呼啸着从她面前驶过，一辆接着
一辆，似乎不留一点空隙。这时，回过
神来的阿婆，有点后怕又有点尴尬地
对我笑了笑说：“我以为只要绿灯亮了
我们就可以走过去了。”

“阿婆，我正好走路下班，要么您跟
着我走吧，不然您一个人走太危险了。”

“不用不用，这下我知道怎么走了。”

……
我估摸着，阿婆不会是担心我骗她

吧，看来最近的反诈宣传效果还不错。
刚好手提包里塞着一件准备带回家清
洗的警服衬衫，我连忙拿出来对老人
说：“阿婆，我是警察，不会骗你的。”

老人家这才放下戒备。
我说，阿婆，您就走在我的右手边

吧，我过马路的时候，您也跟着走过
去。也许是职业经历使然，我开始给她
普及起交通安全知识。

“好好好，今天幸亏碰见你了啊，
阿每（读第一声，本地方言，通常老人
家对不熟悉的下辈通称）。”

她紧跟在我的身边走着，很认真
地 在 听 我 的“ 老 年 人 交 通 安 全 宣
讲”。阿婆也告诉我，她今年八十二
岁了，老伴已经走了二十多年，儿女
们都已成家立业，都当上爷爷奶奶
了。阿婆说她身体还不错，所以这么
多年一直独居在自家老宅，她不想
给儿女添麻烦。

风吹起她花白的碎发，她的脚步明
显迈得比之前更沉稳也更有力，也许有
我走在她身旁的缘故吧。迎面有车开

来，阿婆下意识地挽住了我的手臂。
穿过人行横道，走过一家小企业，

接着是一大块空地，阿婆说这块地就
是他们村里的，当时拆迁时候的种种
细节如数家珍……阿婆一直挽着我的
手臂，我突然有种错觉，要是我的奶奶
还在，也该是和阿婆差不多的年纪。她
肯定很开心她的孙女已经这么大了，
还能手挽手紧挨着一起说说笑笑轧马
路了。

再往前走，就是新建的玉澜河小
学。校园附近是一些小吃摊位，其中一
家正在卖油炸果（玉环当地小吃，以面
粉糊、葱花、瘦肉、鸡蛋、鲜虾等为原料
油炸而成）。老板娘娴熟地炸着油炸
果，雪白的面粉糊上铺满绿绿的小葱
和鲜红的大虾，在金黄的油锅里欢快
地扑腾着，飘出一阵又一阵诱人的鲜
香。阿婆突然停下脚步对我说：“阿每
（第一声），走了这么久，你一定饿了
吧，阿婆买个油炸果给你吃啊。”

“不用不用，阿婆，家人已经做好
饭等着我回去吃呢！”

“不行不行，一定要先吃一个！”
……

阿婆最后拗不过我，只好作罢。
那天，我们一路走，一路聊，走到

一条小路口的时候，阿婆说她的家
到了。

那天，原本平时只需三十分钟的
路程，我们走了五十多分钟。但我心里
却有别样的感觉，也许是因为遇到的
阿婆，也许是因为这一路的陪伴，或者
是那个被我拒绝了的油炸果。

接下来的日子，我依旧每天步行
回家。依旧是那条每天的必经之路，那
个红绿灯十字路口、那家小企业、那一
大块空地。那天，走到临近新建小学门
口的拐角处时，一个老人开心地叫住
了我。定睛一看，不是那天跟我同行的
阿婆吗？

“终于碰到你了，今天一定要吃这
个油炸果哦！”阿婆一定要把一个冒着
热气的油炸果递给我。“等了你好多天
了，都没赶上你的时间点，今天终于见
到你了。”阿婆说着，开心地大笑起来，
我也乐了，仿佛老友再聚。

风吹起我们的衣角、我们额前的
发、我们脸上的笑，此刻，我们分明身
在暖春，微风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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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醉题壁恣豪横。新词照眼明。长歌去，短歌行。风物尽升平。

红日出青屏。起鹏程。蓬莱应有彩鸾迎。未忘情。

松 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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